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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最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


就这一案例来讲，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报告中没有谈及，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境推断，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


目击者说，“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来的人员，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里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显然，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是统筹的部门。


就辽宁省而言，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力，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建立了，那就是中共的“六一零办公室”。


迫害十年来，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无一例外都是各地“六一零”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但最终都是要经过“六一零”核准的。一旦“六一零”内定好的案件，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公开也好，秘密也好，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地方“六一零”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但省级“六一零”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六一零”有此权限，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六一零”办公室，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六一零”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


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六一零”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或作教学实验，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六一零”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也不是军队下达的，而是辽宁省的“六一零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来。


目击证人说，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她就嗷地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


在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真实状况，所以，当她大叫一声，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军医来“执行”任务前，多半是不知内情的，顶多也只是被笼统地告知，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教”徒，或一个神智不清已没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利用她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六一零”的统一掌控下，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


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可能是公安厅的，也可能不是，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由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凄绝的故事。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并且进行地是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六一零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中共实质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摘取她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器官移植。大量证据指向，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纪元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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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人手一份法轮功传单与酋长交谈











大梁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150%地支持法轮功





唐代，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


李畲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有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量时不刮平斗斛，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御史用车不付钱。”


李母生气了。她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畲。


李畲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事据《新唐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坏事，是大恶的根源。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要在大堤之上，发现蚁穴，要从纷繁世事中，杜绝小恶，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


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量米不刮平量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在现实生活中，中共的官员不就是从吃公款，坐公车，公私不分，进而把千万、亿万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攫取到自己名下的吗？


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忧虑。从理论上说，如果人人都能像李母和她的儿子李畲那样，不放纵小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社会就会变得好一些。可惜的是，中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对古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不能理解了。（文/陆真）◇








新西兰海拔一百九十八公尺的伊甸山，是奥克兰市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一览奥克兰全貌与壮阔海景，是重要景区之一，也是阿卡若纳酋长的部落区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在两名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山顶。


他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就其中的有关问题与法轮功学员和身边的朋友交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看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当酋长得知去年十二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客。人们一到山顶，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了声援法轮大法，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国大陆的游客们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其中三人当即退党。◇





历史故事


樊长救人救己





位于辽宁省本溪市火连寨镇的本溪市溪湖监狱，因卖力的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在极短的时间内即成为中共邪党在辽宁省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基地”之一。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辽宁邪党令营口监狱、抚顺市南花园监狱将十多位法轮功学员集中转到溪湖监狱非法关押，进行更加严酷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五月，邪党更投下一千万巨资在溪湖监狱新建一“转化”楼，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悉，该监狱非法关押一名法轮功学员，就会获得邪党二万元的资金。在邪党谎言的迷惑、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该监狱的恶警、恶人疯狂的施用种种残忍的酷刑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完全失去理智毫无人性。直至今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仍在遭受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迫害。 


溪湖监狱在政委陈忠维、教育科科长赵学增及管教队长田勇等为首恶人的策划下，弄出一套所谓组织严密且阴险毒辣的迫害“程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溪湖监狱后，先被带到教育科（出入监监区）进行软“转化”，感受“宽松”环境，同时进行哄骗、恐吓、威胁；此种伎俩不灵后，加上皮管、胶管抽打等肉体折磨，威胁不顺从“转化”将被关入监区遭受更严重的酷刑迫害。先从精神上摧毁人的意志，用它们的说法叫“摘神经”。这些手段都无效后，就将法轮功学员转关到各监区，进行赤裸裸的暴力“转化”。 


溪湖监狱的恶警、恶徒十分嚣张、猖狂，所用酷刑也非常残忍，具体迫害手段有：强制坐板、背监规、长时间坐尖板凳（“尖板凳”是一种酷刑刑具，凳高约十公分，凳面宽约八公分，面呈九十度三角形，棱朝上）、用双手抱头顶住墙、用针扎手指缝，并逼看诬陷法轮功的录像，多人包夹、不允许说话、拳打脚踢、被迫做奴工、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开水烫脚、电棍电击、用凉水管往身上溜、浇，致使身上紫青；冬日里强迫法轮功学员穿着短裤甚至光着身子在窗户全部打开的晾衣房里站着，站在水盆里往身上浇凉水、两个恶人架起法轮功学员后用拳打心口窝、胶皮管抽打、棍棒打身等等。 


溪湖监狱各监区还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其中奴役时间最长的监区有：七监区、二监区（原直属监区）、三监区、五监区。 


被非法关押在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与家人见面的权利，恶警也不许他们给家人打电话、写信，断绝法轮功学员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能接见时也有玻璃窗相隔，电话被监听、全程被监视，信息严密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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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案例 


法轮功学员仇吉顺，辽宁省调兵山人，被非法关押在六监区，曾在非法劳教期间被迫害得小脑萎缩，走路须扶墙，生活不能自理。即使这样，监狱恶警、恶人对他仍经常大打出手，致使仇吉顺耳朵被打出血，脸肿、身上成紫色，须由他人搀扶着走路。 


法轮功学员巩恩荣，被恶警、恶人打裂头、耳膜穿孔、肋骨被打折数根，身上被打紫，恶人向他身上浇凉水，用针扎手指甲，用开水烫脚致起大泡，用胶皮管抽打、逼坐棱形板凳，不让睡觉等，遭到种种酷刑迫害。 


法轮功学员于俊，被恶人拳打脚踢，冬天往身上浇凉水，长时间坐棱形板凳，曾被迫害致住院，现在仍被恶警田勇等人迫害。 


法轮功学员陈明会，多次遭到毒打，被迫害致股骨头彻底坏死，一条腿拖在地上走路，溪湖监狱不允许他用拐杖，还强迫他出操、走路，恶警还笑着说：“我们会治病。”逼他冬天洗凉水澡，身上呈紫色，恶人用皮管打的他全身都是痂、伤疤，还强迫他做奴工。陈明会现仍在五监区遭受非常严重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王宏，被非法关押在一监区，经常遭到恶徒毒打、用凉水浇身、坐棱形板凳、被恶人用后脚跟刨后背上百次。 


以上仅是法轮功学员在本溪市溪湖监狱所遭受迫害的冰山一角。 








本溪市溪湖监狱是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黑窝之一








本溪综合消息








杏林漫步：吴越王钱镠治目疾








明　慧　周　报　本溪版　第4版    第206期    2010年1月22日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南方的吴越国国王钱镠在晚年时，一只眼睛失明了，遍访吴越国境内的医生也没治好。当时听说北方中原的后唐王朝有一位胡姓太医能治该病，就派人去请。当时石敬瑭还没有做皇帝，但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接到钱镠的请求后就派这位胡太医走海路到达吴越国，为钱镠治眼病。


胡太医仔细看过钱镠的病后，对钱镠说：您的眼疾如果不治的话，你可以多活六、七年，但如果一定要治疗的话，我可以为你治好，使您的那只眼睛复明，但这样做就会减损你的福报。钱镠听后说：我不愿去世时依然是个独眼龙，你就尽管治吧，治好了我有重赏。


于是胡太医就为钱镠治病，使其复明。钱镠大喜，重重赏他价值五万缗的金、帛及各种宝物（注：一缗等于一千文钱），并派人用船将他送回后唐。当胡太医返回后唐首都洛阳后，钱镠就寿终去世了。（资料来源：《杨文公谈苑》）


这个故事中，真正使人惊奇的不是太医治好了钱镠的病，而是太医看到了钱镠的病如果不治，那他将会多活数年，如果治好了病则会减损福报，反而折寿。其实，从佛家理论也可以看出，人受苦是可以偿还人的罪业的，而过分地享福则会消耗人的福报。古代的许多中医是有特异功能的，能接触到另外的空间，看到那儿的真相，古代的中医真的是很神奇呀！（文/感恩）◇








我是湖北省武穴市农村人，今年四十多岁。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医学奇迹。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


时从四层楼高处掉了下来，当场摔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拍片检查，发现大梁骨（脊椎）摔得多处断裂，手术时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六块约一寸多长、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此外，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双手腕摔得骨头都凸了出来，额头摔得凹下去的面积约有两指宽，内脏也严重受创，抢救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


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后，我由于大梁骨和额头等处受到致命伤，连续在急诊室被抢救治疗半个月，之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插氧气治疗，前后住院三个多月，花了上十万元，还未治好，仍然不能起床，被人扶着下床，勉强拄双拐，拖着双脚一步一挪地往前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生见我伤成这个样子，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三年，即使不死也得终生残废。


出院后，因为自己不能起床，还得要专人护理。老板见我成了累赘，二零零二年腊月，就一次性给了我几万元将我打发了，叫人把我送回了老家。


回到家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照顾，不时还要吃药打针治疗。眼看“坐吃山空”，工地老板付给我的赔偿金就要花光了，而我才刚到四十岁！天哪，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就在我心急如焚，打算了结残生时，二零零四年三月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看《转法轮》。我在一九九七年学过两天法轮功，见到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只是后来外出打工就没再学了。我知道这梦是在告诉我：得法修炼才能得救。醒来后想，我要真能得到一本《转法轮》书该多好啊！可眼下正处在法轮功遭迫害的年月，我们这穷乡僻


壤，哪能请到《转法轮》啊，我真是望穿双眼！


终于，在零五年七月中的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费尽周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我弟弟也给我请来了一本《法轮佛法 大圆满法》，书内印有炼功动作图解。从这以后，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


刚开始炼功那阵，我还站不起来，走路只能拄双拐，一步一挪地往前移。因不能站立，炼功时只好靠着墙炼。大法真是神奇，刚看完一遍《转法轮》，人就感觉轻松多了，多年的“老烟瘾”，也很快戒掉了。学法炼功不久，奇迹在我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不到一个星期，我能站着炼功了！一个多月后，我彻底甩掉了拐杖，能够自己走了！


从这以后我对大法修炼的信心就更足了，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事情做起，彻底改掉以前耍牌、赌博、吃喝玩乐和男女间不检点的浪荡习气，改邪归正，从做新人。


修炼两个月后，我大梁骨左右两侧的十二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我的上身从此轻松了。开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憋不住了，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结果发现旋在我大梁骨两侧的钢板真的全都没了！就连给我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


就在这期间，零五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当我炼第一套动功“握球拧掌”用力抻时，我双手手腕的骨折也好了。到了二零零六年正月，我双脚粉碎性骨折全好了，额头凹下去的部位也回复了原样。如今我身体已全部恢复正常，挑百多斤的重担都没问题。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象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或“死缓”，就是不死也得终生残废的人，从得法修炼到完全康复，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竟然这么快就完全好了！每每回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我都禁不住泪水涟涟，发自内心感恩：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古风悠悠：李母教子





湖北某县看守所一个警察在与他的朋友谈话时说到：“如今的世道黑暗污浊，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


朋友问他何来如此感慨。


他说：关进看守所的吸毒者、抢劫犯等社会渣滓，一进来就是暴力相向，武力征服，抢地盘，争当牢头。为的是不被其他犯人欺负，并更凶地去欺负、敲诈、毒打其他犯人。只有法轮功的人，不欺负别人，还把自己仅有的吃、穿、生活用品送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用他们的善良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犯人，不少犯人都变好了。法轮功人即使身陷牢笼，心里装的还是别人。他们真了不起！


朋友说：“连你也被法轮功的人感动了，看来法轮功是真厉害！真的了不起！”





清朝雍正初年，直隶献县有个捕役叫樊长，一次奉命和同伴一起去捕捉一位大盗，大盗跳墙逃跑了，于是，他们将大盗的妻子带回县衙讯问。路上住店时，半夜同伴摸进那妇人房中，欲行不轨，妇人害怕皮肉受苦，只好忍气吞声由他摆布。这时，樊长突然冲了进来，大声说：“谁家没有妇女？你要是再敢动她一下，我马上报官。”同伴只好悻悻作罢。


雍正四年七月，樊长的女儿出嫁，当夜几个强盗闯进新郎家抢劫财物，一个强盗见新娘子容貌清秀，想要羞辱她。这时，另有一个强盗闯了进来，将他呵斥住了。第二天，新郎家把这事告诉了樊长，樊长惊讶得舌头翘起半天落不下来。（资料来源：《如是我闻》）◇








看守所警察的感慨











本溪治安拘留所关押众多大法弟子


请知情者提供具体迫害消息。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福金社区12号�邮政编码：117000联系人员：金庆福�电话号码：04142310414�http://www.bxgaggfwpt.gov.cn/show.aspx?id=2841&cid=8 内有电话


本溪草河口镇三名大法弟子被绑架


本溪市本溪县草河口镇最近又有三名大法弟子被绑架，请知情者提供详细情况。


吴大兴被本溪溪湖监狱迫害近三年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沈阳市铁西区大法弟子吴大兴，在家中遭不法警察绑架；同年八月八日被邪党法院判冤狱三年，在本溪市溪湖监狱遭拳打脚踢、奴工生产等各种迫害。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晚七点三十分，吴大兴遭铁西刑警队李


征、国保大队、铁西区轻工街道办事处主任等在十余人绑架。恶警非法入室抢劫吴大兴私人财产，包括刻录机一台、电脑一台、佳能打印机一台、录音机一台、新三星手机一部、mp3、电子书、法轮功书籍、师父法像等，价值上万元。 


吴大兴先被绑架到铁西区轻工派出所，非法审讯。以李征为首的几名恶警对吴大兴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用后脚跟刨大腿内侧，致使其肌肤呈青紫色，半个月不敢动；用皮带猛抽吴大兴头部，用拳头连续击打面部；四个恶警将吴大兴摁在地上，用脚踩、手摁；电棍电击手心、手背、脚心等处，迫害到后半夜。次日凌晨，又强迫按手印、签字。后吴大兴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零七年八月八日，吴大兴被邪党法院判冤狱三年，非法关押到本溪市溪湖监狱。


在本溪市溪湖监狱期间，吴大兴被强迫坐板、坐棱形板凳（一种上面带尖的板凳，高约十公分，坐上后还要双手抱头，紧靠墙，使他非常痛苦）；强迫背“监规”、看诬陷大法的录像；恶警、恶人用语言威胁、恐吓、暗示强制“转化”，被包夹。吴大兴经常遭到拳打脚踢、被用木棒和扫帚击打头部、被强迫做奴工生产等诸多迫害。


吴大兴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回到家中。�




















